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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 年前的“最后一课”
本报记者于力、张博群、郭翔

　　“我的孩子们，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
了。柏林已经来了命令，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
只许教德语了，新老师明天就到，今天是你们最
后一堂法语课。”1873 年，法国作家都德出版了
著名小说《最后一课》，讲述的是普法战争后，法
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被迫割让给普鲁士，两地
的学校被禁止讲授法语。在最后一堂法语课上，
原本不爱学习的小弗郎士第一次感受到母语之
美以及痛失学习母语权利之恨。
　　多年后，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中国东北，

“最后一课”的场景真实地再现，主人公是 13
岁的杨增志。“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赵老师满
怀悲愤地给我们讲授了这部小说，用这部小说
给我们上了最后一课。他在黑板上写下了‘我是
中国人’5 个大字。”
　　《最后一课》没有续篇，小弗郎士的后续故
事无从知晓，但杨增志以及成千上万名中国东
北同胞的事迹值得铭记。面对日伪当局的精神
摧残和思想奴役，他们不甘心当亡国奴，用各种
形式开展爱国斗争，捍卫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

“今天也是我们的最后一课”

  赵老师失声痛哭，用颤抖

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中国

人”5 个大字

　　 76 岁的齐红深是辽宁省教育厅的一名退
休干部，从 1984 年开始，他带领研究团队遍访
3000 多位日本侵华战争亲历者，抢救性记录
口述历史 1000 多万字，搜集 1000 多本日本
侵华时期的教科书、作业本、毕业证书等实物资
料，整理了近万幅老照片，出版研究成果 33
部，用证人、证言、证物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对中
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真相。
　　杨增志的“最后一课”，就是这部千万字口
述历史中，一个让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画面。
　　 1931 年 9 月 18 日晚 10 时许，沈阳柳条
湖，刺耳的爆炸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一场精心
策划的阴谋就此揭幕，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
关东军炸毁南满铁路路轨，嫁祸于中国军队，并
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开始大举侵占中国东北。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距离沈阳
105 公里的海城腾鳌堡，在一间小学课堂里，杨
增志上了一堂令他永世难忘的“最后一课”。
　　那天，杨增志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教室里却
没有了往日的热闹，出奇地安静，还没到上课时
间，讲授国文课的赵老师神情严肃地走了进来。
　　那堂课，赵老师没有按照原计划讲授课本
上的内容，而是满怀悲愤地讲起了法国小说《最
后一课》，他的眼中闪烁着泪光，声音已经哽咽。

“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
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当讲到这里时，赵老师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
绪，失声痛哭，用颤抖的手在黑板上写下“我是
中国人”5 个大字，告诉同学们：“今天也是我们
的‘最后一课’，从现在起，我们也是亡国奴了。”
　　上完这堂课，杨增志所在的学校就停课了，
直到第二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才复学上课，但同
学们却再也没看到赵老师的身影，普遍的说法
是赵老师参加抗日队伍去了。在日伪当局的统
治下，学校开始了奴化教育。据杨增志的口述记
载：“一开始，老师叫学生拿来墨水，涂去课文中

具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的内容。后来，旧课本
一律被焚毁，学校印发了新课本。”
　　“日本老师在台上大讲‘日满一德一心’，可
是我们听到的、看到的却是太原沦陷、南京沦
陷、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家破人亡、
流离失所，我们作为中国学生，能无动于衷吗？”
杨增志的儿子杨学谦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讲这段
历史，他告诉记者，父亲不甘心当亡国奴，想像
赵老师那样走上抗日前线，奈何多次寻找机会
不成。1938 年考入伪满建国大学后，他在大学
校园里坚持抗战。
　　“‘最后一课’给父亲内心打下深深的烙印，
父亲始终没有忘记赵老师的教诲。”杨学谦说，
父亲的思想和血脉里始终流淌着中华民族坚强
不屈的精神，在伪满建国大学读书时，杨增志和
同学一起秘密组建了反满抗日的“建大干事
会”，印发传单、举办演讲，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
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1941 年，杨增志被日伪当局逮捕入狱，受
尽酷刑，但他始终没有屈服，1943 年被判处无
期徒刑，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才获释。

  日伪当局查禁中国书，把日语列

为“国语”

  “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

式学会日语，使我时常有一种

羞 愧 感”

　　齐红深说，日本侵略者为了达到侵占、控制
中国东北的目的，精心组织、严密实施奴化教育，
歪曲历史，推行文化殖民主义，意图从根本上切
断中国人民的文化血脉，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
识和国家观念，培养顺从和效忠于日本侵略者的

“新国民”。相较于军事侵略，日本对中国的精神
侵略更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介绍，
1932 年伪满洲国刚宣告成立，便接二连三地下
达训令，查禁中国原有教科书，要求各地学校

“废止与新国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
材”，强调“一切课程不得含排外材料”。据日伪
当局的不完全统计，仅 1932 年 3 月至 7 月，就
焚烧中国原有教科书 650 余万册。实际上，日伪

当局废止的不仅仅是教科书，只要稍微具有
一点民族意识或爱国思想的书籍，甚至只要
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发行的中国书籍，均
被打入废止之列而遭到查禁、焚烧。
　　与此同时，日伪当局迫不及待地成立教
科书编审部，编审委员会由日本人担任主任，
编审人员也多是日本人，并且有日本宪兵队
在场监视。教科书的编纂原则以“日满亲善”

“王道乐土”、忠于“皇帝陛下”、信奉“天照大
神”和“建国精神”为思想基础，充满了崇拜日
本军国主义的奴化色彩。
　　齐红深说，这些教科书把日本侵略中国
东北的理由“正当化”，把日本关东军有计划、
有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说成是中国军队挑
起的突发事件，假惺惺地把日本侵略我东北
领土说成是“不幸的大冲突”，把东北人民陷
入日寇铁蹄蹂躏说成是“从虐政中自然被救
得庆重生”。把日本侵略者操纵成立伪满洲
国，写成东北各地方自发“尊重民意”“物归原
主”，建立“努力治安，使三千万民众享受最大
幸福的新国家”。
　　日伪当局把日语列为“国语”之一，强制
学生学习日语。据齐红深主编的《日本对华教
育侵略》记载，伪满时期就读于吉林第二国民
高等学校的徐德源说：“从我上小学三年级
起，学校就开设了日语课，每天放学前老师在
黑板上写一段日语，要求我们必须抄录下来
背诵，背不下来的就罚站。从小学到中学一共
十年时间，长期由日本老师教我们学日语，当
时的就业和升学考试都考日语，学生不愿意
学也得学。”
　　日伪当局把汉语改称“满语”，在“满语”教
科书中大量使用日语片假名，制造“协和语”，
妄图逐步用日文取代中国语言文字。据齐红深
主编的《见证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记载，“满语”
教科书首先由日本人编审官冈村房义写成日
文稿，再由中国人编审官金云宪译成中文，并
由日本人太田洋爱画出插图。这样的教科书不
仅在内容上充斥着“日满一德一心”的毒素，连
语言都已经不是纯粹的中文，彰显了日本侵略
者推行语言殖民主义的险恶用心。
　　“至今我还能阅读日文书刊，勉强用日语
会话。在那个年代经过那种方式学会日语，使
我时常有一种羞愧感，这是日伪当局奴化教

育在我身上打下的难以磨灭的烙印。”徐德源
回忆道。
　　记者从一些史料中了解到，日伪当局教
科书编审官张耀先回忆，日伪当局教科书编
审部负责人加藤对他说：“将来‘满洲人’必须
渐渐地用日语代替‘满语’，只有使用同一的
文字，才能真正达到‘日满一德一心’。我最大
的任务，就是怎样能够尽快地通过教科书使
青年一代都会日语，喜欢日语，放弃对‘满语’
的学习兴趣。”
　　日伪当局的魔爪无孔不入，潜移默化地
向学生宣扬日本军国主义和伪满“建国精
神”。据《日本对华教育侵略》记载，曾在伪满
陆军军官学校就读的冯志良说，学校每次集
会都让学生面向东方，向日本皇宫遥拜，并高
呼“天皇、皇后、皇太后陛下万岁万万岁”，然
后转向伪皇宫遥拜，高呼“皇帝陛下万岁”。每
天早自习必须背诵“建国宣言”“即位诏书”和

“回銮训民诏书”等伪满文书。
　　伪满时期的教师和学生都是日伪当局
推行奴化教育的见证人，曾在吉林省立第一
中学读书的李树清说：“当时受日本奴化教育
的影响，我的头脑中都是‘天照大神’‘乃木大
将’‘东乡元帅’‘丰臣秀吉’‘广濑中佐’等‘日
本英雄’。”
　　日本学者矶田一雄在《皇国的姿态———
从教科书看殖民地教育奴化史》一书中指出：

“日本侵略者以皇国史观（天皇中心史观）把
隶属于日本的必然性深深地印在被侵略民族
孩子们的心里，这就是侵犯民族主体性的殖
民地教育的本质与象征。”

“宁死也不用日伪教科书”

  “日寇用武力侵占了我们

的土地，但始终没能征服我

们 的 民 心”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的爱国师生不
甘心当亡国奴，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的壮举一
刻都没有停止。齐红深说，虽然日伪当局极尽
手段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摧残和思想奴役，
但中国人民的爱国精神屹立不倒，始终捍卫

着中华文化的血脉。
　　在辽宁省庄河市高级中学，一尊手持长
卷、相貌威严、目光慈爱的塑像立于校园中
央。庄河高中校长梁传祥向记者介绍了这所
百年名校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
　　 1932 年，日伪当局印发了一套实施奴
化教育的新教材，要求所有学校务必使用。
　　“宁死也不用日伪教科书。”时任庄河县
教育局局长兼庄河中学校长的宋良忱信念十
分坚定。在他的抵制和反对下，庄河中学更换
教材之事一拖再拖，直到 1936 年春天，历
史、地理、英语、国文教材仍沿用中华书局或
商务印书馆翻印的旧本，按原课程进行教学。
　　宋良忱的拖延抵抗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注
意，被调离学校后，他仍坚持抗日，无所畏惧，
1937 年 3 月 13 日在沈阳浑河岸边遭日寇残
忍杀害。
　　在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承德路 3 号，有
座三层红砖小楼，是张学良亲手创办的同泽
女子中学。20 世纪 30 年代，著名音乐家阎
述诗于该校任教期间创作了大量爱国歌曲，
他把这些歌曲教给学生，用音乐培育他们的
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学生不要忘记死难同胞，
激发学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
　　 1935 年，举世闻名的“一二·九”运动爆
发，已流亡到北京的阎述诗看到一名学生带
来的、光未然创作的《五月的鲜花》歌词时，心
中充满悲壮，遂激情谱写了著名的抗日歌曲

《五月的鲜花》。
　　在日本侵华时期，中国师生以各种形式开
展爱国斗争，反抗奴化教育，这样的例子不胜
枚举。据齐红深主编的《抹杀不了的罪证———
日本侵华教育口述史》记载，曾在安东东边商
科中学任教的夏德远说：“日寇用武力侵占了
我们的土地，但始终没能征服我们的民心。”他
列举了许多具体事例，证明中华民族百折不
挠、坚忍不拔的精神信念始终屹立不倒。
　　在校方组织升伪满“国旗”、唱伪满“国
歌”的时候，有的学生做鬼脸，出怪声。大家还
把伪满“国歌”中的“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改
唱为“笼屉内，有了大馒头”；把“新满洲，便是
新天地”改唱成“吃馒头，别去吃笼屉”。在喊
口号的时候，要么光张嘴不出声，要么把“大
日本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日本帝国完事
儿！”；把“大满洲帝国万岁！”改呼为“大满洲
帝国完事儿！”；把“友邦”“无敌”，改呼为“有
帮儿”“无底儿”；把“昭和”念成“招祸”，把“日
满”说成“日子满了”或“满不在乎”。
　　除了战斗在抗日一线的师生外，一些民
众也在想方设法保护中华文化的血脉。伪满
建国大学学生颜廷超潜心研究颜子思想和颜
氏文化，编修黑龙江宁安《颜氏族谱》，用实际
行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
　　据山东曲阜颜子研究会介绍，1941 年，
颜廷超目睹在日寇统治下朝鲜族被迫改成复
姓将被日本同化的事实，深感民族与家族危
机。他历时一年重修颜氏族谱，将宁安颜氏支
系由曲阜徙居黑龙江宁安落户的 300 年历
史谱系列表。
　　齐红深说，回望 90 年前的“最后一课”，
历史虽已远去，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
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
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
不拔的必胜信念却从未远去。伟大抗战精神，
锻造、光耀在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
时刻，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
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卫国使命犹在 思乡暂搁心头
烽火岁月里的中秋节

本报记者刘翔霄、马志异

　　中秋节谁不想家？但在过去那个保家卫国
的年代，中秋节或许就是在行军路上甚至战斗中
度过的，一把炒面、一口凉水就是老兵们的中秋
饭，他们“赏”的也不是月，而是伴着炮火、枪声。
　　 2021 年中秋节前夕，记者走近几位抗美
援朝、解放战争老兵，听他们讲述烽火年代的中
秋故事。

  “根本不记得八月十五，连过年

都不记得”

　　在山西省寿阳县平舒乡平舒村一处农家小
院，记者见到了 99 岁的抗美援朝老兵任开山
老人。1951 年，29 岁的他奔赴朝鲜战场，前后
在朝鲜战斗过两年半，参加过铁原阻击战，荣立
三等功。提及在异国他乡度过的两个中秋，老
人记忆甚少，只说：“当时感到战争无边无沿，只
想着把美帝国主义打败，打了胜仗回国，早已忘
了哪天是八月十五。”
　　据老人介绍，当时美军炮火密集，飞机时时
在上空盘旋轰炸，不断向地面投掷汽油桶、燃烧

弹。有一次，美军扔下的一颗炮弹把一个战友
的两条腿膝盖以下部分全削没了，地面也被炸
出个大坑。同村来的一个战友和他在一个排，
挖备战坑时也被美军炸弹击中当场牺牲。
　　白天怕暴露目标，战士们就钻进防空洞挖
备战坑，晚上睡觉都不脱衣服。大家各自分散
开，不敢集中，一个班蹲守一个防空洞。
　　任开山自己则连纸烟都不敢抽，生怕冒出
火星被美军侦察到。趁着战争间隙，他也会抬
头看看天上的月亮，心想：月亮那么圆，和在祖
国时一样！
　　这时的他，格外想念在祖国度过的那些平
安岁月，想念以前过八月十五时，和家人团圆
吃月饼、吃葡萄的情景。“当时不知道能不能活
着回到祖国，战场上只能捧出胆子，奋勇杀
敌。”
　　任开山的弟弟也加入了抗美援朝的队伍。

踏上朝鲜战场的次日清早，队伍准备行军的
时候，任开山才发现弟弟就住在隔壁。“面对
面遇上了，话都没顾上多说两句，互相报告了
部队番号，就又分别了。”那时，兄弟俩已有一
年多没见面。后来，弟弟的腿负了伤，因医治
需要，早于他回到了祖国。
　　由于美军的轰炸和封锁，前线的粮食补
给受到影响。有时战士们就吃朝鲜老乡做的
炒面，但单吃炒面太干，难以下咽，又缺水，战
士们索性就拿雪水把炒面和起来吃。美军封
锁加强后，战士们一度连炒面也吃不上，一日
三餐都没规律。“根本不记得八月十五，连过
年都不记得呢！”老人说。
　　“在祖国的时候，部队每天晚上都要开班
会。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后，班会也不能开
了。”老人说，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
备不能和美军比，战斗又打得很激烈，他所在

的连一共 120 多人，最后只剩下五六十人。
战争结束后，连长、指导员、班长等人再也没
见到。后来任开山曾多方打听，也没有问到。

“那些牺牲的烈士很多都是二三十岁，有些连
姓名都没有留下。”说到这里，老人神色黯然。
　　“为了祖国的安全，中国志愿军一不怕苦，
二不怕死。”老人说，自己所在的连，几位排长
就活下来一位。幸存的排长是河北人，多年前
还专门找到村里来看过他。老人记得，从朝鲜
归国后的第一个中秋节，他才和战友们在部队
里包饺子，吃了一顿像样的团圆饭。

  快到嘴边的“中秋饭”，被敌人

炮弹炸飞了

　　在山西省阳泉市城区，记者见到了 91
岁的张德才老人，他参加过解放战争、抗美援

朝战争，身上多处负伤，多次立功受到表彰。
对于特殊岁月里的中秋，老人难以忘怀。
　　“印象最深的是 1948 年中秋节，部队在
山西省清徐县西范村一带扎营的一幕。”老人
说，当时粮食很紧缺，八月十五那天，为了照
顾前线战士，炊事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大锅
软米粥，给战士们每人发了一碗白糖。大家
正集合唱歌准备开饭的时候，不知从哪儿飞
来了两个炮弹，其中一颗正好打到了做饭的
锅里，锅和炊事员被炮弹一同炸飞到了房顶
上，炊事员当场就牺牲了。
　　张德才弟兄 4 个，抗日战争打响后，二
哥参加了八路军，此后再无音讯。张德才 16
岁参军入伍，起初还很想家，但很快，克敌之
心便战胜了想家之情。“那个时候，手榴弹我
能投掷到 60 米开外。”
　　“攻打太原时，国民党部队吃的是白面，
我们吃的是小米、白菜和山药蛋；初到朝鲜战
场时，有两三天也曾靠冻白菜果腹。但不管
是抗美援朝，还是解放战争，条件再艰苦，大
家的意志也没有丝毫动摇。连长带着大家宣
誓：人在阵地在！”说到这里，老人无比动情。
  （下转 15 版）

齐红深（后）记录杨增志（前）口述时合影。 庄河高中校园内的宋良忱塑像。受访者供图


